
A29 文匯副刊采風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七嘴
八舌
小 臻

前
後
効
力
無
綫
十
九
年
的
藝
人
陳
國
邦
在
微
博
以

﹁
千
字
文﹂
留
言
，
感
慨
發
展
未
如
理
想
，
不
想
將
自

己
變
成
一
潭
死
水
，
雖
然
之
前
合
約
已
經
談
好
，
但
最

終
都
打
算
離
開
無
綫
。
這
件
事
看
來
似
乎
是
陳
國
邦
自

己
的
問
題
，
屬
一
件
單
一
事
件
，
看
深
層
次
一
點
其
實

是
無
綫
目
前
藝
人
管
理
、
高
管
人
員
個
人
權
力
使
用
不
公

正
，
制
訂
發
展
策
略
出
現
問
題
。
無
綫
再
不
看
清
楚
問
題
所

在
，
未
來
肯
定
危
機
重
重
。

坦
白
講
小
臻
都
算﹁
飲
無
綫
奶
水
大﹂
的
人
，
在
這
幾
年

無
綫
被
外
面
罵
到
狗
血
淋
頭
時
，
仍
繼
續
尋
找
他
們
的
好

處
，
體
諒
他
們
的
難
處
，
只
是
近
年
真
的
有
點
看
不
下
了
。

亦
聽
到
身
邊
朋
友
周
邊
的
電
視
迷
在
罵
說
：﹁
那
個
︽
愛·

回
家
︾
愈
弄
愈
衰
，
演
員
不
行
，
故
事
不
行
，
連
母
親
也
不

看
了
。
齣
齣
戲
見
張
繼
聰
、
黃
翠
如
，
甚
至
節
目
主
持
都
是

那
幾
個
人
，
無
綫
無
人
呀
！
︽
無
雙
譜
︾
更
衰
過
之
前

的
…
…﹂

看
無
綫
內
部
敢
怒
不
敢
言
的
藝
人
很
多
，
特
別
是
藝
訓
班

出
身
的
男
藝
人
，
不
少
在
公
司
等
十
年
以
上
仍
未
有
機
會
上

位
，
眼
見
不
少﹁
外
來
客﹂
一
來
就
演
男
一
、
男
二
，
最
慘

是
那
些﹁
外
來
客﹂
不
是
出
類
拔
萃
的
人
。
大
家
都
明
電
視

台
若
有
心
捧
人
，
度
身
寫
一
齣
劇
已
行
，
不
一
定
因
為
對
方

演
技
好
就
開
劇
給
他
做
男
一
。
關
鍵
是
公
司
想
不
想
給
你
機

會
。
有
些
藝
人
覺
得
最
難
捱
是
，
明
明
已
經
爬
到
做
到
男

二
、
男
三
的
位
置
，
忽
然
可
以
讓
你
演
兩
集
閒
人
就
沒
了
，

做
男
一
的
還
是
剛
入
行
的
新
丁
，
而
且
不
是
因
為
人
氣
旺
盛
，
受
群
眾

擁
戴
的
偶
像
，
只
是
高
層
愛
將
，
這
叫
資
深
藝
人
如
何
心
理
平
衡
？
他

們
都
明
白
藝
人
紅
不
紅
講
運
氣
，
也
非
要
爭
做
男
一
，
他
們
只
是
需
要

被
重
用
，
放
在
適
當
的
位
置
上
。

其
實
，
不
是
與
無
綫
簽
約
已
是
皇
恩
浩
蕩
，
而
且
與
無
綫
簽
約
後
規

矩
多
多
，
不
靈
活
。
紅
小
生
和
小
人
物
守
同
一
種
規
範
，
可
是
公
司
沒

有
給
予
同
等
的
機
會
，
既
不
用
你
，
也
不
輕
易
讓
你
在
外
找
機
會
，
這

樣
無
了
期
等
待
是
很
折
磨
人
的
，
而
且
不
派
工
作
又
反
嫌
你
工
作
量
不

足
而
扣
薪
。
李
司
棋
、
陳
國
邦
這
些
好
戲
之
人
用
離
開
來
抗
議
公
司
的

用
人
制
度
，
竟
然
有
高
層
仍
說
不
知
為
什
麼
他
們
要
走
？
正
如
過
來
人

黎
耀
祥
都
講
：﹁
他
們
的
心
情
我
好
明
白
，
十
幾
年
前
我
離
開
無
綫
都

有
這
個
心
情
，
是
突
破
不
到
的
。﹂
公
司
要
挽
留
人
要
給
機
會
幫
助
他

們
突
破
，
通
常
留
在
一
行
業
十
年
以
上
的
人
都
是
很
熱
愛
，
或
者
不
甘

心
未
有
表
現
發
揮
自
己
的
機
會
。
無
綫
冷
待
自
己
培
養
出
來
的
人
，
隔

籬
飯
香
心
理
，
幕
前
有
這
種
情
況
，
相
信
幕
後
也
一
定
有
，
許
多
好
的

編
劇
、
導
演
可
能
也
因
此
向
外
流
失
的
。

電
視
是
創
意
工
業
，
需
要
不
斷
變
，
捧
新
人
吸
引
新
觀
眾
是
必
須

的
，
但
不
代
表
要
忘
舊
，
公
司
要
建
立
公
司
文
化
，
才
能
團
結
，
不
輕

易
散
。
有
位
資
深
影
視
人
指
出
，
無
綫
最
致
命
傷
是
被
外
來
加
盟
的
管

理
層﹁
去
無
綫
化﹂
，
將
亞
視
、
有
線
的
那
一
套
複
製
到
無
綫
，
做
法

太
明
顯
，
予
人
感
覺
很
差
，
這
絕
不
是
代
表
創
新
。
取
人
之
長
補
自

己
之
短
是
必
須
的
，
但
自
己
的
特
色
是
否
可
拋
棄
？
所
以
大
家
近
幾

年
看
無
綫
的
台
慶
節
目
感
受
不
到
他
們
昔
日
獨
特
的﹁
大
家
庭﹂
的

溫
情
。

未
來now

的
免
費
台
快
開
台
了
，
他
們
表
明
目
標
不
是
搶
無
綫
的
觀

眾
，
而
是
建
立
自
己
的
觀
眾
，
不
似
魔
童
一
來
就
喊
打
喊
殺
，
非
擊
敗

對
手
不
可
。now

這
種
心
態
很
好
，
很
健
康
，
只
有
這
樣
路
才
能
走
得

更
遠
，
更
長
久
。

隔籬飯香？

間
常
有
朋
友
對
我
的﹁
背
景﹂
有
興
趣
，
可
以
在
此

一
談
。

這
個﹁
背
景﹂
無
關
政
治
或
血
統
，
僅
僅
局
限
於

﹁
學
術﹂
，
即
是
我
的
學
習
經
歷
。
我
大
學
本
科
學
工

程
一
事
，
許
多
人
都
感
到
難
以
置
信
。
當
年
曾
有
文
學

院
的
校
友
問
我
是
甚
麼
科
系
，
答
了
之
後
對
方
以
為
我
作
弄

他
，
還
笑
罵
我
，
叫
我
不
要
開
玩
笑
！
解
決
辦
法
，
自
然
是

拿
出
學
生
證
給
他
檢
查
檢
查
。

近
日
又
有
一
位
亦
師
亦
友
的
學
者
好
奇
地
問
我
上
一
代
的

學
歷
，
皆
因
他
懷
疑
我
現
在
的
全
部
知
識
當
中
，
或
有
點
家

學
的
成
分
。
跟
這
位
朋
友
相
識
超
過
二
十
年
，
不
過
向
來
各

有
各
忙
，
很
少
機
會
詳
談
。
我
如
實
相
告
，
先
父
和
家
母
的

少
年
時
代
，
正
好
遇
上
日
本
侵
略
中
國
本
土
的
歲
月
，
戰
亂

破
壞
社
會
秩
序
和
經
濟
，
先
父
只
上
到
初
中
，
家
母
則
在
大

戰
結
束
後
十
幾
歲
才
有
機
會
上
小
學
。
上
世
紀
七
八
十
年
前

的
中
學
生
，
平
均
中
國
文
史
的
水
平
或
會
勝
過
今
天
香
港
一

些
庸
碌
的
大
學
生
。
例
如
，
近
日
有
自
封
的
所
謂﹁
學
生
領

袖﹂
竟
然
將
常
用
成
語﹁
唇
亡
齒
寒﹂
誤
書
為﹁
唇
寒
齒

亡﹂
！
反
映
一
小
撮
忙
於
參
與
政
治
活
動
而
忽
略
學
習
的
大

學
生
，
連
幾
十
年
前
小
學
生
都
懂
的
小
知
識
也
未
曾
學
會
。

我
常
說
，
父
母
和
家
中
長
輩
永
遠
是
我
們
第
一
批
語
文
老

師
，
講
話
這
部
分
必
然
由
父
母
長
輩
教
；
至
於
文
字
，
除
非

家
長
都
目
不
識
丁
，
否
則
在
學
齡
前
任
誰
都
要
跟
父
兄
輩
學

一
些
。

上
世
紀
九
十
年
代
，
我
開
始
花
點
時
間
用
現
代
角
度
註
釋
蒙
學
經
典

︽
千
字
文
︾
，
其
後
有
一
回
先
父
在
後
面
看
着
我
在
電
腦
上
打
字
，
便
興
致

勃
勃
地
唸
起
︽
千
字
文
︾
的
一
些
句
子
。
現
在
回
想
，
那
時
一
定
勾
起
了
先

父
許
多
童
年
時
的
美
好
回
憶
。
那
個
年
代
唸
到
初
中
，
應
該
讀
過
些
古
詩

文
，
或
會
多
過
今
天
一
般
大
學
生
呢
！
小
時
候
，
先
父
很
忙
，
因
為
工
作

需
要
，
間
常
要
寫
毛
筆
字
，
平
素
甚
少
理
會
我
們
兄
弟
姊
妹
的
功
課
。
家

母
就
常
抱
怨
，
先
父
從
來
沒
有
執
兒
手
教
寫
字
。
老
師
多
讚
美
先
父
的
簽

名
有﹁
勁﹂
，
可
惜
我
們
家
似
乎
沒
有
留
下
先
父
些
甚
麼
遺
墨
。

家
母
之
輟
學
，
除
了
經
濟
原
因
外
，
也
為
了
女
孩
子
害
羞
。
十
多
歲

亭
亭
玉
立
的
美
少
女
，
跟
七
八
歲
的
小
娃
娃
一
起
上
課
，
當
然
會
感
到

尷
尬
。
那
時
候
，
家
母
的
算
術
不
俗
，
認
字
就
有
點
頭
痛
了
。
家
母
退

休
之
後
，
才
多
點
時
間
讀
報
學
字
，
這
就
給
我
一
個
絕
佳
的﹁
反
哺﹂

機
會
了
。
只
是
她
對
書
寫
仍
受﹁
童
年
陰
影﹂
影
響
，
有
點
抗
拒
。

不
過
，
直
到
今
天
我
還
有
許
多
語
文
的
事
要
向
家
母
學
習
，
因
為
她

是
廣
府
話
俗
語
詞
和
歌
謠
的
活
字
典
。
可
能
因
為
童
年
時
失
學
，
對
所

有
成
年
人
的
一
言
一
語
都
牢
牢
記
住
，
現
在
偶
然
想
起
，
就
會
出
口
成

文
！
許
多
資
料
甚
為
珍
貴
，
我
便
即
時
筆
錄
，
以
免
忘
記
了
。

家
母
識
得
許
多
成
語
諺
語
，
不
少
是
聽
先
父
講
過
而
記
住
，
現
在
應

用
在
日
常
交
際
應
酬
，
旁
人
都
不
信
她
沒
有
怎
樣
上
過
學
。
家
母
對
先

父
有
一
事
甚
不
滿
，
就
是
每
次
問
字
，
先
父
都
是
用
手
指
比
劃
，
讓
家

母
沒
能
看
得
清
楚
明
白
。
後
來
我﹁
幹
父
之
蠱﹂
，
先
父
在
日
，
已
接

手
負
責
解
答
家
母
的
問
字
。
家
母
總
是
吩
咐
不
要
學
先
父
用
手
指
比

劃
，
要
將
字
寫
得
大
大
的
，
好
讓
她
能
看
得
清
、
分
得
清
。

我
在
中
國
語
文
方
面
的
家
學
，
大
概
就
是
這
些
了
。

我在語文方面的家學

這
顯
然
是
個
老
題
目
。
自
小
狸
問
世
以
來
，
這
個
老
題
目
就

一
直﹁
誘
惑﹂
於
世
。
但
今
天
，
這
個﹁
老
題
目﹂
真
的
有
一
個

﹁
新
面
貌﹂
誘
惑
於
普
天
之
下
的﹁
火
星
愛
好
者﹂
了
。
而
小
狸

作
為﹁
被
誘
惑
者﹂
之
一
，
今
天
也
真
是
不
能
不
在
這
裡
樂
述
一

番
最
近
與
之
相
關
的
許
多﹁
網
人
網
事﹂
了
。

此
事
最
近
的
鋪
墊
見
之
於
英
國
︽
每
日
郵
報
︾
網
站
九
月
十
四
日

的
一
篇
報
道
，
其
主
旨
雖
然
是﹁
人
類
會
否
不
小
心
給
外
星
人
發
送

電
腦
病
毒
？
科
學
家
警
告
星
際
垃
圾
郵
件
的
危
險﹂
，
但
其
中
卻
言

之
鑿
鑿
地
說
：﹁
美
國
航
天
局
和
其
他
航
天
機
構
收
集
的
最
新
數
據

顯
示
，
在
我
們
的
銀
河
系
中
，
宜
居
星
球
多
達
四
百
億
顆
。﹂
小
狸

對
此
說
表
示
嚴
重
贊
同
。

繼
而
見
美
國
︽
大
眾
科
學
︾
月
刊
網
站
於
九
月
二
十
二
日
有
報
道

說
，﹁﹃
火
星
一
號﹄
太
空
發
射
公
司
已
經
計
劃
將
人
類
送
往
火

星
。﹂
小
狸
當
時
對
此
說
持
嚴
重
保
留
態
度
，
因
為
自
小
狸
問
世
以

來
，
此
種
說
法
曾
經
不
斷
地﹁
誘
惑﹂
於
世
，
卻
千
篇
一
律
地
皆
無

下
文
。
但
這
次
呢
？

︱
小
狸
的
期
冀
終
究
還
是
不
絕
如
縷
。

九
月
二
十
八
日
，
來
自
美
聯
社
佛
羅
里
達
州
卡
納
維
拉
爾
角
的
一
則
消
息
終
於

讓
小
狸
感
到
一
種
興
奮
：﹁
科
學
家
們
報
告
稱
，
火
星
上
似
乎
有
流
動
的
水
存

在
，
至
少
在
夏
季
是
如
此
。﹂
同
一
天
，
路
透
社
亦
自
該﹁
角﹂
報
道
說
：﹁
科

學
家
二
十
八
日
說
，
夏
日
火
星
上
有
鹹
水
流
動
，
從
而
提
高
了
人
們
長
期
以
來
認

為
這
個
乾
旱
星
球
現
在
能
夠
支
持
生
命
的
可
能
性
。﹂

雙
社
聯
報
，
作
為
一
名
資
深
的
火
星
愛
好
者
，
小
狸
不
禁
有
些
興
奮
莫
名
了
。

特
別
是
幾
天
後
的
十
月
二
日
，
小
狸
又
見
美
國
︽
石
英
︾
財
經
網
站
載
文
一
篇

︽N
A
SA

科
學
家
詳
解
火
星
液
態
水
︾
更
是
對
這
次﹁
火
星
的
誘
惑﹂
有
一
種

﹁
美
夢
成
真﹂
的
抵
境
感
了
。

﹁
液
態
水
，
即
是
鹽
度
很
高
，
也
是
找
尋
生
命
形
式
的
好
地
方
。
我
們
認
為
液

態
水
是
生
命
︵
起
碼
是
我
們
知
道
的
生
命
︶
必
不
可
缺
的
。
還
有
，
不
論
什
麼
形

態
的
水
，
都
是
未
來
探
索
任
務
中
可
以
利
用
的
資
源
。﹂

這
是
美
國
航
天
局
︵N

A
SA

︶
首
席
科
學
家
在
紅
迪
網
站
上
回
答
公
眾
提
問
時

清
晰
、
自
信
又
樂
觀
的
表
達
。
而
對
於
現
場
有﹁
火
星
愛
好
者﹂
提
問
，﹁
你
們

認
為
要
到
什
麼
時
候
把
人
送
上
火
星
才
是
現
實
的
考
慮
？﹂
，
這
位﹁
首
席﹂
也

予
以
了
明
確
的
解
答
：

﹁
現
在
，N

A
SA

正
考
慮
在
本
世
紀
三
十
年
代
初
期
把
人
送
到
火
星
附
近
。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
最
早
把
人
送
到
火
星
表
面
，
大
概
要
在
本
世
紀
三
十
年
代
末

期
。﹂小

狸
對
此
回
答
雖
說
在
時
間
上
有
點
不
盡
如
人
意
，
但
還
是
感
覺
畢
竟
是
靠
譜

的
。
又
忽
然
感
到
，
那
家﹁
火
星
一
號﹂
太
空
發
射
公
司
也
許
真
跟N

A
SA

有
什

麼
關
係
。

火星的誘惑 網人
網事
狸美美

據
統
計
，
美
國
的
野
鷄
大
學
，
每
年
發

出
的﹁
學
位
證
書﹂
，
百
分
之
九
十
五
是

﹁
頒
發﹂
給
中
國
人
。
這
是
一
盤
無
本
生

利
的
生
意
，
騙
騙
不
讀
書
、
好
名
利
，
或

者
是
特
別
崇
美
的
中
國
官
員
和
中
國
人
。

甚
麼
是﹁
野
鷄
大
學﹂
？
就
是
讓
獲
取﹁
學

位﹂
的
，
既
不
用
入
學
，
也
不
用
上
課
，
只
憑

交﹁
學
費﹂
便
可
以
取
得
一
般
學
位
甚
且
博
士

學
位
的﹁
學
店﹂
。

美
國
的
野
鷄
大
學
，
甚
且
沒
有
校
舍
、
沒
有

教
授
，
只
憑
一
個
郵
箱
，
或
者
請
一
些﹁
經

紀﹂
，
招
徠
生
意
，
便
可
以
大
賺
特
賺
中
國
人

的
錢
。

內
地
當
官
的
，
時
興
拿
一
個
學
位
炫
耀
。
每

每
在
名
片
上
，
印
上
某
國
博
士
、
碩
士
學
位
的

銜
頭
，
以
嚇
唬
不
明
真
相
的
中
國
人
，
甚
且
不

知
就
裡
的
更
高
級
官
員
。

野
鷄
大
學
的
歷
史
由
來
已
久
，
上
世
紀
四
十
年
代
，
我

在
廣
東
唸
大
學
時
，
我
唸
的
國
立
中
山
大
學
和
私
立
嶺
南

大
學
是
頗
有
名
氣
的
正
規
大
學
。
次
一
級
的
有
廣
東
省
立

的
法
商
學
院
和
文
理
學
院
，
它
們
還
未
有
資
格
升
格
為
大

學
。
但
也
有
野
鷄
大
學
︱
國
民
大
學
和
廣
州
大
學
。
說

它﹁
野
鷄﹂
，
就
是
只
交
學
費
，
上
不
上
課
，
悉
聽
尊

便
。
但
畢
竟
還
是
有
一
個
校
舍
和
若
干
位
教
授
，
比
起
當

今
美
國
的
野
鷄
大
學
，
要﹁
正
規﹂
得
多
了
。

美
國
的
野
鷄
大
學
，
既
然
百
分
之
九
十
五
是
把
學
位
賣

給
中
國
人
，
這
就
需
要
經
紀
人
為
它
推
銷
。
這
些
野
鷄
大

學
的
生
意
老
早
也
做
到
香
港
來
了
，
幾
年
前
多
次
收
到
頒

授
學
位
的
函
件
，
說
你
已
經
獲
得
美
國
某
某
大
學
頒
授
名

譽
博
士
學
位
，
但
希
望
你
捐
助
若
干
萬
美
元
，
作
為
頒
授

儀
式
的
經
費
之
用
。

美
國
自
殖
民
時
期
開
始
，
便
有
地
方
群
眾
辦
學
的
風

氣
，
而
且
私
立
學
校
不
受
限
制
，
於
是
辦
學
自
由
發
展
，

良
莠
不
齊
。
美
國
崇
尚
自
由
，
也
不
禁
止
。
不
過
，
過
去

只
有
常
春
藤
大
學
和
一
般
大
學
之
分
，
即
名
校
與
水
平
不

高
的
大
學
之
分
。
不
料
因
為
海
外
，
特
別
是
中
國
的
需

求
，
遂
興
起
這
些
只
掛
一
個
牌
子
、
濫
發
文
憑
學
位
的
比

野
鷄
更
離
譜
的
大
學
。
這
是
中
國
的
悲
哀
，
還
是
美
國
的

悲
哀
，
實
在
說
不
清
楚
。
不
過
，
有
學
識
和
沒
有
學
識

的
，
一
試
便
知
，
不
在
乎
一
紙
文
憑
的
。

美國野鷄大學 生活
語絲
吳康民

被
稱
為﹁
溫
和
民
主
派﹂
的
資
深
大
律
師
湯
家
驊
︵R

onny

︶
，

由
十
月
一
日
開
始
離
開
從
事
十
一
年
的
議
會
生
涯
，
他
直
言
黨
內
全

無
挽
留
之
聲
，
幸
得
記
者
手
足
送
上
蛋
糕
和
高
爾
夫
球
手
套
致
意
：

﹁
很
感
動
，
手
套
還
沒
有
用
過
，
我
習
慣
將
最
好
的
留
到
最
後
。﹂

星
期
三
立
法
會
復
會
，
他
可
有
失
落
？﹁
沒
有
，
一
方
面
慶
幸
事
不

關
己
，
另
一
方
面
，
某
些
議
題
，
我
其
實
又
有
意
見
…
…
。﹂
後
悔
嗎
？

﹁
不
，
我
是
硬
頸
派
，
錯
了
也
不
後
悔
。﹂

翻
查R

onny

人
生
事
件
簿
，
他
走
過
的
路
似
乎
很
多
都
是
上
天
的
旨

意
，
例
如
他
從
未
想
過
當
律
師
。﹁
小
時
候
，
家
景
不
好
，
父
母
從
內
地

逃
難
到
香
港
，
父
親
曾
任
左
報
記
者
，
我
十
歲
他
開
始
失
業
。
我
喜
歡
音

樂
，
間
中
夾band

賺
外
快
。
我
沒
有
什
麼
大
志
，
只
想
入
大
學
，
什
麼
科

也
無
所
謂
，
所
以
我
做
什
麼
都
可
以
。﹂

彈band

遇
上
譚
詠
麟
︵A

lan

︶
，
獲
得
灌
唱
片
機
會
，
可
惜
因A

lan

當
時
的
英
文
發
音
不
標
準
而
告
吹
。
該
樂
手
高
考
發
高
燒
到
一
百
零
四

度
，
成
績
欠
佳
，
打
定
輸
數
到
銀
行
當
文
員
，
晚
上
彈
音
樂
幫
補
家
計
。

時
也
命
也
，
當
年
香
港
大
學
首
辦
法
律
系
卻
無
人
問
津
，
皆
因
英
治
時

期
，
本
土
畢
業
生
無
執
業
資
格
，
除
非
到
英
國
進
修
才
行
。

R
onny

放
膽
一
試
，
並
且
在
三
項
志
願
上
都
填
上﹁
法
律﹂
，
主
考
官

認
為
此
子
甚
有
決
心
，
先
不
問
成
績
問
愛
好
，
他
立
即
如
數
家
珍
的
將
心

愛
的
爵
士
樂
手
的
作
品
數
出
來
。
嘩
，
不
得
了
，
原
來
該
樂
手
是
考
官
的

偶
像
，
二
人
傾
得
極
投
契
，
十
五
分
鐘
後
，
他
成
功
了
。

開
課
第
一
天
，
他
剛
剛
半
夜
收
工
，
疲
倦
不
堪
的
走
入
課
室
，
被
同
學
戲
弄
，
跌

倒
地
上
，
一
怒
之
下
他
決
定
不
再
上
課
，
全
面
自
修
。
奇
也
，R

onny

最
後
以
一
級

榮
譽
畢
業
，
我
想
他
是
有
考
試
的
特
異
功
能
。
及
後
，
他
到
英
國
進
修
，
苦
學
生
為

省
金
錢
，
要
在
數
星
期
內
考
取
修
讀
一
年
的
執
業
試
，
他
四
出
搜
羅
精
要
的
堂
上
筆

記
，
兩
下
子
，
他
以
全
英
第
一
名
的
成
績
考
獲
執
業
資
格
。
原
來
這
位
資
深
大
律
師

是
這
樣
誕
生
的
。

他
難
忘
第
一
次
出
庭
打
官
司
失
敗
了
，
前
輩
安
慰
他
這
是
好
事
，
要
明
白
勝
敗
乃

律
師
生
涯
的
平
常
事
，
要
視
乎
案
情
，
以
公

義
的
角
度
去
爭
取
，
不
公
義
的
也
不
應
不
擇

手
段
的
去
贏
。
他
將
這
樣
的
精
神
也
放
在
從

政
之
上
，
不
會
為
爭
取
選
票
而
只
願
做
選
民

要
自
己
去
做
的
事
，
做
議
員
並
非
只
喊
口

號
，
要
帶
領
群
眾
走
向
更
好
的
未
來
。

R
onny

放
下
了
議
會
工
作
，
開
展
了﹁
民

主
思
路﹂
，
難
怪
湯
太
笑
丈
夫﹁
走
不

甩﹂
。
未
來
他
將
會
更
忙
，R

onny

私
下
告

知
明
年
三
月
升
級
爺
爺
。
這
位baby

絕
對
是

他
在
改
變
香
港
政
治
文
化
之
上
的
一
股
新
動

力
，
恭
喜
！

湯家驊的律師路

琴台
客聚
潘國森

淑梅
足跡
車淑梅

「你拿到平均工資了嗎？」是最近北京人見面常
問的話。多數人會頗為沮喪地回答：「沒有！」
不久前，有關部門公佈了一組北京市的平均工
資統計數字。數字一出來，便有位媒體人在一個
知名的廣播節目中評論這組數字是：「掩蓋真
相，泛起陳渣。」
此評論雖然似乎尖刻了一些，可反映了很多人
的想法。在這組官方統計部門的調查數據中，北
京國有單位的年平均工資達到十萬多元，民營企
業的年平均收入為五萬元。
如果說民營企業的統計數字還靠點譜兒，那麼
關於國有單位平均收入的統計數字，就離開真相
太遠了。據我所知，國企中相當多的普通員工，
年收入有五六萬元就相當不錯了。我一個親戚的
孩子在中國人壽上班，是加拿大名校畢業的海歸
碩士，專業是精算師，回國工作兩年，每月工資不
過五千多元，還沒有小區賣菜的賺得多。國企中層
的年收入大概能有七八萬元，高管人員收入才能過
十萬。如此看來，多數國企員工的年收入都在平均
線之下，比統計數字幾乎差了一大截兒！
怪不得數字一出，人人心理都不平衡了。原本

每月賺個三五千元還挺知足，現在覺得自己竟然
成了貧困戶，感覺被「平均」得太狠。在一片不
滿聲中，有專家解釋說，正因為北京高薪的行業
與階層較多，才會出現大多數人達不到年收入平
均水平的狀況。
比如銀行、石油、電訊、自來水等等行業，其
普通員工收入都要高於其他行業。朋友的兒子在
一家國有銀行系統上班，不到三十歲就年薪三十
多萬了，再加上年底分紅，收入就更加可觀。更
讓人羨慕的是，小夫妻倆都在國有金融行業上
班，小兩口一人開一輛五十多萬元的奧迪，經常
在世界各地飛來飛去旅遊，名牌包包一買就是好
幾個！
其他行業與他同齡的年輕人，月薪一般也就在
五六千元，買車養車還不夠，就別提滿身名牌、
周遊世界了。壟斷國企的高收入，不僅體現在工
資，更體現在各種福利上，比如分紅、獎金、商
業保險、高住房公積金等等。有位在金融系統上
班的年輕人貸款買房，兩年就還清了。二十五歲
就有了自己的產權房，有了私人汽車。
北京的高收入階層，主要就是國有單位高管。

他們的年收入，一般都在百萬元以上，高的幾百
萬元也不止。而普通員工多數也就賺幾千元。國
企管理者成為企業的實際擁有者，員工成為純粹
的打工仔。管理者年薪與世界接軌，聘用一位高
學歷的專業人員，企業只願意出農民工的價格。
而且愛幹不幹！有的是名校研究生爭一個事業單
位的崗位。
國有單位員工對付低薪的辦法也簡單，就是不
露聲色地消極怠工。經常跑北京大醫院的人都會
看到，在國有牙科醫院，掛號非常之難。有人牙
痛去拔牙，門診根本掛不上號，去診室一看，離
下班還有兩個小時呢，大夫們都閒着呢，於是低
聲下氣地求大夫給掛個號。明明能多掛幾個號，
為什麼寧可閒着也不掛？道理簡單，醫生工資太
低，心理不平衡，能做到對病人負責就不錯了，
絕不會為多看幾個人，就累着自己。
國企內部的收入差距，讓年富力強且有真才實

學者紛紛跳出體制。民營醫院的醫生不消極怠
工，收入在那擺着呢，比公立醫院多出幾倍，工
作有尊嚴多了。而且，看病價格未必比公立醫院
更貴。不久前在一家民營醫院看牙，花同樣的
錢，享受的服務比公立醫院好得多。
統計數字出來之後，我問了周圍的朋友，最低

的每月收入三四千元，高的每月八九千。即使是
機關事業單位的局級幹部，也不到萬元，剛剛夠
統計數字上的平均收入。實際上，在北京普通百

姓的概念中，如果有房子住，收入近萬元，已算
是高收入了，無論國企還是民企，多數普通員工
的收入都在五千元上下，即使有年收入二十萬上
下的人，用龐大的普通收入者底座一平均，也平
均不到年薪十萬。
雖然早有國家統計法，可長久以來，老百姓對
統計數字總是抱懷疑態度，懷疑使其出台的方
法，也懷疑其計算的可靠性，甚至懷疑其背後的
政治意味。有人說，平均收入不僅僅是數字，還
是很多經濟政策制定時的參照數據，如果看這個
統計數字，北京人都年薪十萬，物價豈不是要飛
漲？事實上，除了人工費漲了之外，北京市場的
日常用品、柴米油鹽的價格，多年都非常穩定，
肉類價格還經常下降。
有兩類人近年收入漲得較快。一是農民工和保
姆，他們十年來收入幾乎漲了近十倍，比如二零
零八年，多數保姆月收入不過六百元上下，現在，
普通保姆月收入五千上下，高檔小區的保姆月薪達
六七千元也不新鮮。第二類是退休員工，退休金的
上漲幅度，高過物價，甚至高過在職員工。
月收入幾百萬的人和月收入三千元的人摻一起

平均，這個統計數字意義並不大。如果有意義，
就是提醒政府：壟斷國企高管的收入，不應成為
侵吞國有資產的黑洞。比較科學的平均工資統
計，應該把不同類型的人區別開來，分別統計，
那樣出來的數字，要有價值得多。

平均工資
百
家
廊

陳
曉
鳳

幸
福
是
甚
麼
？
由
王
娟
娟
編
著
的
書

︽
正
能
量
︾
中
有
一
句
：﹁
好
好
活
着
就

是
一
種
幸
福
。﹂
書
中
又
說
到
：﹁
人
各

有
各
的
活
法
，
每
個
人
的
人
生
軌
跡
都
不

相
同
，
關
鍵
是
要
好
好
地
活
着
，
就
已
足

夠
，
用
不
着
盲
目
地
去
比
較
。﹂

在
我
人
生
中
的
一
件
憾
事
是
失
去
一
位
童
年

好
友
。
她
是
我
初
中
的
同
學
，
成
績
較
我
好
得

多
，
但
父
母
重
男
輕
女
，
只
供
兒
子
讀
書
，
迫

她
輟
學
和
姐
姐
一
起
當
小
販
。
我
家
境
較
她

差
，
但
父
母
堅
持
讓
子
女
受
教
育
，
所
以
我
可

以
升
學
。
我
經
常
到
她
的
攤
檔
探
望
，
二
人
感

情
一
直
要
好
。
大
家
成
長
各
有
發
展
，
她
因
有

從
商
經
驗
，
長
大
後
開
了
小
商
舖
，
生
活
過
得

富
裕
，
也
覓
得
好
歸
宿
，
惜
未
能
如
願
當
母

親
，
夫
婦
倆
經
常
旅
遊
頗
逍
遙
。
我
則
過
着
打

工
仔
及
小
女
人
生
活
，
每
天
為
生
計
及
照
顧
子

女
而
忙
得
筋
疲
力
盡
。
有
天
約
了
她
相
聚
，
等

了
好
久
未
見
踪
影
，
去
電
，
她
說
：﹁
我
不
來
了
，
以
後

我
們
還
是
不
要
見
面
吧
，
妳
甚
麼
也
有
，
而
我
甚
麼
也
沒

有
，
妳
永
遠
較
我
幸
福
…
…﹂
跟
着
掛
線
了
，
我
多
番
去

電
她
也
不
接
聽
。
如
果
好
友
當
年
能
明
白
每
個
人
都
有
自

己
的
軌
跡
，
我
們
的
友
誼
就
不
會
中
斷
了
。

記
得
一
個
童
話
故
事
，
一
條
魚
十
分
羡
慕
在
天
空
飛
翔

的
雀
鳥
，
最
愛
聽
小
鳥
形
容
地
面
的
精
彩
世
界
，
每
天
都

渴
望
自
己
有
一
雙
翅
膀
像
雀
鳥
般
幸
福
。
一
天
牠
央
求
大

鳥
助
牠
飛
上
天
，
好
能
看
看
美
麗
的
陸
地
。
大
鳥
於
是
抓

着
魚
尾
便
直
飛
上
天
空
，
但
魚
因
離
開
了
水
，
皮
膚
難
受

呼
吸
不
了
，
一
時
間
頭
暈
目
眩
，
魚
這
時
已
忘
了
自
己
的

願
望
，
即
時
掙
脫
鳥
爪
跳
回
深
海
。
那
時
牠
才
感
到
在
大

海
游
泳
是
最
安
全
、
最
舒
服
、
最
寧
靜
、
最
幸
福
的
。

類
似
的
童
話
還
有
許
多
，
例
如
大
家
必
定
聽
過
的
城
巿

老
鼠
與
鄉
村
老
鼠
、
乞
丐
王
子
等
等
，
可
見﹁
安
於
自
己

的
身
份﹂
是
我
們
從
小
便
接
受
的
教
育
理
念
，
但
能
將
之

用
於
自
己
人
生
的
又
有
幾
人
？

我
深
深
感
到
，
幸
福
其
實
等
於
知
足
，
都
在
心
中
，
每

個
人
都
擁
有
，
只
看
自
己
是
否
願
意
去
接
受
已
有
的
幸

福
！ 飛上天的魚 翠袖

乾坤
余似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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